
每年的国庆节袁当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旅游的旅游袁
回老家的回老家时袁 我都会领着妻儿到乡下的岳母家
掰玉米袁收获丰收的喜悦遥

岳母他们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袁 一直舍不得离
开那几亩玉米地遥 我和妻子不止一次地叫他们二老来
城里居住袁 将那几亩地转出去遥 岳母却给我们讲起了
野大道理冶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袁农民不种地吃啥钥 岳
母他们都是快 80岁高龄的人了袁 能活这么大岁数尧身
体还这么硬朗袁关键是劳动的结果遥 岳母说袁你们城里
的老人不是每天都锻炼吗袁 咱农村老人耕地劳作也是
锻炼身体呀遥

记得又一次袁 玉米采摘期恰巧就在国庆长假那几
天遥采摘早了袁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曰采摘迟了袁玉米籽
粒就会太干袁 不利于交售遥 一些玉米种植大户纷纷雇
野短工冶加紧采摘遥岳母家虽只有几亩地袁但由于年纪大
了袁采摘速度还是有些慢袁每一年国庆节长假袁我们的
到来都让老人很高兴遥

来到玉米地袁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遥左边掰
一个袁右边掰一个袁不一会儿袁就将手中的袋子装满了遥
虽说是秋日袁天气不那么炎热了袁但站在高大且密不透
风的玉米地里袁不一会儿袁满头全是汗水遥很快袁全身几
乎湿透了遥 为了早日使玉米颗粒归仓袁翌日一大早袁我
们就钻进玉米地袁直干到日上三竿遥 中午扒拉几口饭袁
喝几口茶水袁 躲过中午毒辣的太阳袁 再继续我们的劳
作遥

掰下来的玉米棒装满了架子车袁我在前面拉着袁妻
儿在后面推袁送到不远处的种子公司临时收购点遥 七尧
八天长假袁金黄色的玉米棒装了一车又一车袁岳父母他
们黑瘦的脸上挂满了笑容遥这是丰收的笑容袁这是辛勤
耕耘的笑容噎噎

一个玉米地里的国庆节袁 全家人的脸黑了尧 手破
了袁而且浑身酸痛袁但心里的感觉比蜜还甜遥

帮岳母掰玉米
荫 汪志

阳台上的泡沫箱子里袁我填满了泥土袁想种点
什么遥

平时忙忙碌碌袁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事袁我
想就别种花草了袁荼毒生灵遥 好好的一片泥土袁闲
着自然也不妥袁 每次看过去袁 心里总觉得少些什
么遥

小住几天袁剩下一些葱还没有吃完袁带走又不
方便袁我忽然想到泡沫箱子袁栽种到那里袁自然最
合适不过了遥把葱栽好袁浇些水袁带着满足的心情袁
我甚至欣赏了一阵子自己的野杰作冶遥

暑天袁闷热袁窗户密封得又好袁阳台上的温度
高得吓人遥 闲暇之余袁我常常想到阳台上的葱袁可
工作太忙袁又没有事情去办袁路途还远袁不值得开
车过去看看袁侍弄一下遥 就这么过去了一段时间袁
我想那些葱袁一定一命呜呼了遥

到县城开会袁早去了一会儿袁到家里看看袁顺
便开开窗户换换空气袁打扫一下卫生遥奇迹还是出
现了袁泡沫箱子里的泥土袁干裂得野千沟万壑冶袁可
那一根根葱袁裹着枯萎的外皮袁里面尚有绿意袁依
旧有活下去的可能遥

刹那间袁我变得激动起来袁赶快接了一盆水袁
一股脑儿倒进去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煎熬袁所有的
花草都会野蹬腿断气冶袁没想到袁那司空见惯的葱袁

竟然活了下来遥
放假了袁一家人搬回来了袁隔三差五袁泥土都

被浇得湿漉漉的遥 那些葱袁也焕发了生机袁发出了
一根根绿油油的叶子袁身子也粗了袁没多久袁就把
整个泡沫箱子罩得严严实实遥

我爱吃葱炒鸡蛋袁高兴了袁就掐些叶子袁一会
儿就做好了袁倒觉得很新鲜遥 不用担心袁掐掉老的
叶子袁新的叶子还会发出来遥

本来袁在小住的这段日子袁我们可以吃掉这些
葱的遥 可看着这些劫后余生尧长势喜人的葱袁我真
的舍不得袁于是即使花钱买葱袁也没有处理它们遥
过了假期袁一切恢复如初遥 临走的时候袁我看着这
些葱袁又将面临厄运袁真有些舍不得袁尽管明明知
道袁这些葱还会活下来的遥

日子袁总是由不得自己袁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遥 本来袁我的身体好好的袁得了一场病之
后袁即使恢复了很多袁还是经常头晕目眩遥 同病相
怜袁我想到了葱遥很多时候袁工作之余袁我就瞅空到
县城家里袁浇浇葱曰搬个马扎坐在阳台上袁看着葱袁
思考人生遥

旱不死的葱袁人活着袁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不幸袁但只要坚持下去袁总会迎来生命的转机袁即
使在困境中袁也要充满信心地为生存努力浴

旱不死的葱
荫 李固国

野饭是一根绳袁 拴住一家
人遥 冶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状况袁
很能反映这家人的幸福指数遥 这
里说的吃饭的状况袁当然不是指
饭桌上有多少佳肴袁而是指一家
人是不是一起吃饭袁一起愉悦地
吃饭遥

小男小女袁两情相悦袁结为
伉俪袁成了少夫少妻曰岁月流淌袁
朝暮厮守袁 很快又成老夫老妻遥
婚姻里的日子袁时间久了袁就像
一日三餐一样平淡袁就像每餐里
的柴米油盐一样寻常遥

柴米油盐的日子袁要想处理
得妥妥帖帖尧 令夫妻双方都满
意袁不是一件容易事遥

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袁往往
是从淘米洗菜这些生活琐事开
始的曰 大家庭内部的诸多矛盾袁
有时也是从一日三餐爆发的遥 和睦的家庭袁夫妻之
间有这样的默契院谁做饭袁谁洗碗曰菜要怎么咸淡袁
饭要如何软硬曰一人在厨房里忙袁另一人便会去拖
地曰即使同在厨房里忙袁拣菜尧切菜尧掌勺尧洗锅尧准
备碗筷袁各样小事袁也是配合得像大企业里的生产
流水线袁绝不会磕磕碰碰尧手忙脚乱尧大呼小叫遥 在
共同的家务劳动中袁三年五载后袁一举手尧一投足袁
立马知道对方需要什么遥 这种生活默契袁让爱情快
速向亲情转化遥

形象一点说袁夫妻俩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袁一个
是锅袁一个是铲曰一个是油袁一个是盐曰一个是饭袁一
个是菜遥 锅和铲袁少了谁都做不出一桌香喷喷的饭
菜来遥 油和盐也是如此袁搭配合理袁五味调和袁才能
烹制出美味遥

夫妻过日子袁是需要合作遥 也有配合不和谐的
时候袁铲尖磕在锅底袁能磕破锅曰油放多了袁既腻又
浪费曰盐搁多了袁咸得不能进嘴袁还有碍健康曰菜多
饭少袁或饭多菜少袁吃得都不自在遥 这时候袁双方最
重要的是沟通和宽容遥 总是不和谐尧不宽容尧不愉
快袁长期这样过日子袁夫妻想感情融洽尧美满相处袁
难浴

一家人能温馨和睦地一起吃饭与婚姻的质量
成正比遥 那些不能白头偕老的夫妻袁大概是很少有
机会坐在一起吃一顿安安静静尧香香甜甜的饭的遥

人人都想婚姻美满袁 太多大道理暂且不说袁还
是先学着把婚姻里的这顿饭吃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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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做父母压力挺大的袁 不说比学赶帮追
吧袁也差不了太多遥 打从幼儿园时候袁别人家孩
子野都学英语了冶野都学琴了冶开 始袁这步子就迈
开了袁你要是一个没跟上袁就觉得处处赶不上趟
了遥

作文补不补尧数学思维学不学尧英语口语练
不练噎噎我身边一个个曾经淡定的妈妈袁心里也
是坚定地要给孩子快乐童年的袁冷不丁一瞅别人
都跑前面去了袁就开始纠结了遥

上补习班吧袁有悖初心曰不上吧袁心里不踏
实遥 非得找几个同样落后的妈妈一起聊聊这事袁
才能稍微平复平复遥野你 怎么那么踏实啊钥冶作为
一直甘于落后的妈妈袁我经常被人选中交流遥 我
只能坦诚告知院是因为懒袁不想接送孩子 袁还不
想在教室外面傻等遥 非常合拍的是袁我征询孩子
意见袁孩子也懒袁什么班都不想上遥我这就算还搞
了民主遥

其实都在一个环境下袁我哪能不知道他们急
什么啊袁刚上初一那会儿袁就有几个妈妈向我汇
报袁某某已经在校外学完了初二物理袁某某已经
学完了初三英语遥 听完是挺受刺激的袁自家孩子

跟着学校的进度还净是缺漏呢袁人家是什么时间
多学了那么多钥 但是我内心非常坚定袁只要孩子
跟得上袁我们就不报学习班遥 节省下来的时间我
们还要玩呢遥

当然袁我也不认为补习班都是不好的袁而是
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遥 有的孩子某一学科有些
弱袁确实需要查缺补漏袁那么报一个班也是可以
的遥 但当我听说有的孩子光奥数班就报了三个袁
因为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解题思路袁这就有点儿
夸张了遥 这样从一开始就在冲刺的状态袁家长心
累袁孩子也累遥

同样难受的还有那些内心摇摆不定的妈妈袁
听了有些父母的快乐教育观袁 就决定佛系一点
儿袁别逼孩子曰碰上报班达人父母袁就开始不安袁
觉得自己这父母做得不够尽责曰听说某个英语班
不错袁也赶紧报个名遥这样左右摇摆的心态袁自己
纠结袁还影响对孩子的期待遥

所以为人父母袁内心要强大些袁不要总用余
光瞄着别人袁心中有准谱袁就不容易摇摆不定袁也
不容易纠结遥 只有心态放松袁教育才能轻松啊遥

强大一点儿做父母
荫 雯颖

现在鞋的品种尧 样式令人眼花缭
乱袁但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袁还是母亲
为我亲手做的那一双双布鞋袁 那一针
针尧一线线连起来的温暖遥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袁 我们姐弟四
人的鞋都由母亲一人包办遥 母亲虽谈
不上手巧袁但对于做鞋还是驾轻就熟袁
一堆旧布片袁经她一双巧手袁十天半月
地忙碌下来袁一双新鞋就做成了遥我们
姐弟四人穿上母亲做的布鞋袁 脚上舒
服袁心中更是感到十分温暖遥

母亲做的布鞋袁平平实实袁其貌不
扬袁虽然平常但很耐穿遥 平时袁母亲把
家里的旧衣衣片收集起来袁洗净晒干袁
用细米熬成粥袁 把衣片均匀地贴在门
板上袁再在太阳下面晒干袁然后按鞋样
剪下袁几块叠压在一起袁用大号缝衣针
穿棉索千针万针纳成鞋底袁 厚厚实实
的遥 鞋帮子是用较结实的咔叽或是灯
芯绒布做成袁帮沿要滚边袁鞋口还有两
小块松紧带遥一来装饰袁二来穿起来有
一定的伸缩性袁不夹脚遥

小时候袁穿着母亲做的新鞋袁我总
爱往人堆里钻袁 喜欢在同学面前走来

走去 遥 在羡慕的神色里袁心中泛起一股暖意遥 有个雨雪天袁我
穿着雨鞋到校袁随身又带了一双布鞋放在教室里换遥小孩子玩
性大袁高兴起来就把换鞋的事给忘记了袁等到放学的时候记起
来袁那双鞋已不知被谁拎走了遥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袁农村
的孩子根本没穿过现在商店里各式各样的鞋子袁 我只能穿旧
鞋遥 为了赶做一双新鞋袁 好几个夜晚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
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袁缝鞋面袁经常把手指扎出血来遥

等我稍大一点袁 上五年级了袁 看见有的同学穿白色的球
鞋袁觉得脚下的鞋子太土气了甚至赌气把鞋子扯破袁哭闹着让
母亲买一双遥可那时候袁姐弟四个袁衣服鞋子大的穿小了袁小的
接着穿袁正是院新三年旧三年袁缝缝补补又三年遥买双新鞋对我
来说是个奢望遥农村男孩子整天在泥地里摸爬滚打袁几天不洗
脚是常有的事遥冬 天袁母亲见我的手脚皴裂了大口子袁一把揪
住我摁到脸盆边袁倒上热水袁擦上肥皂袁不容分说用劲搓手脚
上的黑垢袁痛得我扯着嗓子大喊袁母亲却并不理会袁直至露出
白皮来袁再涂上雪花膏袁第二天袁手就变得秀气了袁脚再穿上新
鞋也觉得暖和多了遥

母亲的布鞋伴我度过了艰苦的童年遥多少个夜晚袁灯光摇
曳袁母亲把纳鞋底的绳扯得很紧袁牢牢地尧细细地把所有关爱
都纳入了鞋底遥 但母亲的手却留下了永不会愈合的裂痕遥 后
来袁到外地求学袁母亲仍要为我做布鞋时袁我和父亲尧姐弟都一
个劲儿地劝她说野院现在商店里随便就能挑上一双很好看很结
实的鞋袁价格也不贵袁就不要自己做了浴 冶可母亲总是不吱声袁
仍执意为我做布鞋遥 以后总是隔不到几个月就为我寄一双布
鞋来遥我除了穿市面上选购的鞋子以外袁就是穿母亲为我做的
布鞋袁千层底的布鞋踩上去踏实温暖袁不捂脚袁真的舒适多了遥

时光易逝袁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已老眼昏花袁还在为她的儿
孙们做布鞋遥 一针针一线线袁里面容纳着千丝万缕的慈母情遥
母亲啊袁您只为子女着想但却常常忽略了您自己袁不知什么时
候才能报得了您夜夜挑灯为儿做鞋的深情呢钥 母亲饱含惦记
和祝福的布鞋袁让我学会了感恩袁学会了珍惜袁尽管前方的路
有泥泞尧有坎坷尧有暴雨袁可人生的路不会错尧不会斜袁心中总
是洒满春风尧阳光尧幸福和欢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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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伞一朵袁雨中如莲开遥
秋雨袁藏着难懂的心思袁悱恻缠绵袁不期而至遥
县城初中袁依偎在小城的怀里袁宁静详和遥 近了下晚

自修的点遥秋雨也要来接谁么钥悄无声息的袁漫天漫地的袁
那细腻别致的针脚从天穹黑幕密密匝匝地排刺倾斜袁扑
向大地的怀抱袁落下一地秋的清凉遥

校门口袁渐渐汇聚起的人流车流被大大小小尧五颜六
色的花伞遮住袁站在一处高地袁放眼望去袁这些雨中的野莲
花冶一朵朵盛开袁在夜晚灯光点染下袁红的不那么艳袁绿的
不再是耀袁黄的也不够浓袁她们挤挤挨挨袁层层叠叠袁漂移

灵动袁撑起一道遮风挡雨的斑斓通道遥 昏黄的路灯呈扇形
辐射袁雨攥紧小小的拳头袁从伞的脊梁跌落袁一滴一滴袁滴
落着等待的心情遥 一柄柄花伞袁一朵朵莲花袁下面流淌的
是一片片期盼的目光袁顺着雨水游向校门袁游进校园遥

叮铃铃袁 叮铃铃噎噎下晚自习的铃声打破等待的宁
静遥 像一阵风拂过袁雨中的野莲花冶开始颤动遥 第一个冲出
校门的孩子袁一准是卯足了劲袁扑棱棱的小鸟般冲进母亲
的花折伞袁再抖一抖身上的水珠袁叽叽喳喳的袁拥着幸福
向着回家的路跳跃前行遥 一个个尧一群群尧一批批袁如潮水
般涌出袁他们钻进自家的伞里袁钻进一个个温暖的家袁可

以遮风挡雨的家遥 一段回家的旅程袁便有了安谧和方向遥
唯独这个女孩袁扎着高高的马尾辫袁一甩一甩遥 她挺

直了腰杆袁直视前方袁全然没有半点犹疑袁向着雨的深处
径自走着遥是留守的孩子只能独自回家么钥看着大家都钻
进了自己的父母怀里袁她扔下脆梆梆的一句话袁我一个人
也能回家遥 这可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孩子袁肯定能淋着风雨
独自长大遥

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接孙子袁他掀开伞袁左顾右盼袁
掩饰不住的焦急袁雨水打湿了半边身子袁也全然不顾遥 迟
归的孩子袁你是否知道有个在等待你回家的人钥 突然袁他
眼前一亮院大宝袁我在这里遥 老人张开怀抱袁搂住从远处冲
来的孙儿袁把他收进伞中遥

想起那些朴素的日子袁 背着黄帆包去五里地外的村
小上学袁一场暴雨在放学的路上骤然而至袁我和小伙伴们
趟着泥泞一路摸爬滚打袁早已变成了野泥猴子冶袁可谁也没
有指望有把伞挡雨避风袁 在全家几乎只有一把油纸伞的
年代袁伞是不轻易用的袁要留给最需要的人遥 狂风暴雨劈
头盖脸袁让我们品尝无助的滋味遥 隐约中袁雨幕深处袁那把
熟悉的打着补丁的油纸伞正缓缓移动袁 竟是年迈的祖母
步履蹒跚袁顿时热泪盈眶袁飞扑入怀遥 那一幕终定格成刻
骨铭心的记忆噎噎

眼前袁 这些欢快的孩子们袁 面对川流不息的 野送伞
族冶袁他们可曾泛起一缕心波尧一丝感念钥 雨中的花伞开始
跳动尧流转遥像飘零的花瓣袁四散飞逸遥每一柄伞下都有一
颗莲花般的心袁孕育着亲情袁包裹着浓浓的爱意袁沐雨清
莲袁自在绽放遥

伞如莲花朵朵开
荫 夏元祥

有一次袁学校特意将家长们邀请进课堂袁谛听孩子们的心
声院野我长大后冶遥童年的梦想袁澎湃而令人振奋袁现场掌声与热
血交融遥当然袁也并不总是高昂的基调袁几个蓬头稚子袁也会清
清嗓袁大声宣扬院长大后要做个公交司机尧种庄稼尧当清洁工遥
众人哄堂袁似乎没有人愿意当真遥

比起千人一口的野要当科学家冶袁这样的梦想因为能够看
见袁反倒多了一份真实遥 梦想本无贵贱高低袁发现生活袁留心
生活袁何尝不是一种才华钥

老师压了压教室的笑语袁提醒那几个稚童院梦想很好袁只
是太简单了袁 为什么不给自己来点挑战呢钥 比如考虑去做个
零违章的公交司机袁种些能卖出国的庄稼袁当个手快活好人人
夸的清洁工袁怎么样钥

几个孩子斩钉截铁地回答院没问题浴
最好的梦想袁并不是一颗星袁高悬夜空袁人人皆知却遥不

可及遥 不妨让它成为一盏灯袁点亮前方袁也照亮脚下的路遥

让它成为一盏灯
荫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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